











     
此文为包忠文教授主编的《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》（江苏教育出版社，1998）
之第 13 章《历史与历史剧问题》之第 3节 
     
     
    三个问题的讨论 
     
    吕效平 
     
    一、我们超越了古人还是超越了艺术的界限？ 
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二、史剧的灵魂是“历史真实”，还是“当代真实”？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三、除了方法的差异，史剧和史学还有没有对象的差异？ 
    曹禺这样讲过他创作《王昭君》的动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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